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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 年 12 月 2 -7 日，应日本国立京都博物馆邀请，在日本作一周访问。 

这次访问，原本是想自己看点资料，并未作其他打算。到了以后，日本方面安排了两个

参观，征求我的意见，一个是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和保护，一个是龙谷大学检测敦煌

吐鲁番遗书残片的研究室。这样的参观是很难得的，又正与自己关心的问题相合，我欣然同

意了。 

12 月 3 日，参观京都国立博物馆。 

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是非常丰富的，1998 年访问的时候，有幸看过一些。附属

在该馆内的京都国立博物馆文化财保护修理所，则是第一次拜访。 

该所创立于 1980 年，是日本国家文物保护行政机构。按照日本文物管理法规的要求，

各收藏文物的单位没有修理文物的权利，所有文物的修理，要送到相关机构。京都国立博物

馆有资格对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所属文物、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指定的文物等进行修复、保

护和摹绘复制等。举一个例子，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比如就文物保护而言，某些没有

保护条件（所谓“没有保护条件”也有明确的定义，达不到要求的单位，必须将文物送博物

馆保存）的单位，必须将自己所拥有的重要文物送到京都国立博物馆保存，博物馆方面不得

随意使用、参观、出版等，如果有人要参观这件文物，必须首先向博物馆方面提出申请，博

物馆方面再向原收藏单位提出申请，得到同意后，在原收藏单位监护人员在场的情况下，才

可以参观、研究等等。 

我始终觉得，日本文物保护的这种机制很好。 

首先，修复人员的相当一部分是艺术专业出身，他们对文物艺术品的理解比较准确，对

某件文物所处的历史环境、历史地位比较熟悉，这样一种素质，对他们在文物修复过程中处 

理修复对象具有重要意义。 

其次，这样一种体制，保证了最新技术的应用。新技术的采用，首先要经过详细论证，

得到博物馆有关方面专家的肯定。不成熟的技术、不合理的修复方案、不可靠的设备，都不

能随意应用到文物的保护和修复中来。 

第三，可靠的技术、统一的修复标准，为将来的保护和修复提供了详细的档案资料。这

样的例子很多。比如，此次参观考察中，见到他们正在修理三十三间堂（京都的寺院，在日

本具有重要地位）的木雕天王像。木雕已经部分糟朽，哪些是原来的部分，哪些是曾经修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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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的部分，过去都有记录，此次修复，对过去曾经修复的部分，可以更换，对原物，则尽可

能不动，实在需要修理的，必须严格记录。 

这样一种机制，决定了日本国家文物保护政策的完整、准确地得到贯彻，避免了那种看

似保护，实则再次破坏的悲剧。由没有文物修复资质的机构来“修复”文物，谁敢保证这样

的文物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呢？ 

博物馆文化财保护修理所修复的文物，分为以下几类：木质类、纸本类、丝绢类、壁画

等等。不同类型各有相对封闭的修复场地（或者可以称做修复车间），修复环境内的温度、

湿度都有要求。比如，他们在修复一座木雕的时候，因为这尊木雕的原保存环境比较潮湿，

如果修复过程中不能保持湿度，木雕将会进一步开裂。因此，除了车间保持一定湿度以外，

还专门在车间里又用木材做框架，用塑料布蒙起来一个大棚罩住这尊木雕，为的是保持修复

环境的湿度与原来的环境一致。 

修复方案和修复档案对他们来说，特别重视。 

在参观中，凡我们要仔细看的项目，他们首先会拿出修复前的照片给你看。这是他们的

修复前必须做的一个工序。修复前，必须拍摄照片，用以保留资料。在博物馆的车间里，见

到他们正在修复一件从某寺送来的一铺绢画。这铺绢画在过去的收藏中一直是折叠压放的，

折压过的地方已经断裂，一铺大型绢画，变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。为了作好记录，他们将绢

画裱在木版上，展平，照相，每一个局部都做放大照片，这样就可以知道修复前是什么样子，

这些照片也就成为修复的档案。修前是什么样子，损毁到什么程度，一目了然，拍摄的照片

高度清晰，甚至原物所用材料，是纸质，还是绢、布材质，外行人也几乎可以看出来。给我

们的印象是，几乎所有修复的对象，都有非常清晰的照片，许多重要的文物，还有一套局部

放大的照片或 X 光机的照片，特别是绢质的东西，曾经修补的地方，因为涂有颜料，肉眼难

以辨认新旧，在 X 光机的照射下，新旧对比，清清楚楚。 

对纸本资料的修复，是我非常关心的。进得车间，看见修复的环境与我们国内大体相似，

所有技术人员都静静地坐在那里，他们用的工具与我们的同行差不多：一支毛笔、一碗糨糊、

几张修复用的手工纸，夹书的木版，压书的重物，裱画的墙板，都那么相似，甚至车间里的

技术人员女性多于男性也那么相似。在一个修书的工作台前，我驻足观看了好一会儿，我就

想看他们怎么补书，工艺有没有特别方法，技术有什么特点，看来看去，都差不多，并没有

不同。书修好以后，一张一张地撤水、一罗罗压平，技术和设备也几乎与国内全同。 

待转到另一个车间，场地中央放置的一台设备令我大感兴趣。一台电子显微镜似的东西，

连着一台电脑，显微镜下的东西放大后，在电脑屏幕上显示了出来，看上去像是一团纸张的

纤维。博物馆方面的陪同告诉我，这是一台实体显微镜，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张纸本文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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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助显微镜是为了观察纸本文献背面的状况。她们经过显微镜的观察，知道这是曾经被修复

过的东西，在显微镜下，原物的纸质纤维与后拓裱纸张的纤维不同。由于过去修复的不理想，

此次修复，需要将过去拓裱的背纸清除，就是说原件以外的东西要一点不留地清除干净，如

果保留一点他物在原件上面，也许会误导以后的研究结论。清除的工作虽然手工可以做一部

分，但是，那样做完，还会残留一些纸张纤维在原物上，借助显微镜，可以将那些纤维的局

部放大，以便一点点清除。经过工作人员的介绍，我这个外行，也可以看得出，哪些纤维是

过去原物的，哪些是后补的，在电脑屏幕上都可以清清楚楚的显示出来。 

我在感慨他们修复理念更科学的同时，也更加感慨他们有这样好的设备。显微镜头上带

有照相设备，放大的纤维或者是修复的局部，随时可以拍摄下来，通过电脑作深入分析。据

博物馆方面介绍，这台实体显微设备包括辅助设备，大约 1000 万日圆，日本生产。据博物

馆方面的介绍，这套设备德国也有生产，只是价格贵一些。 

12 月 5 日，参观龙谷大学濑田区古典籍分析研究中心。 

为了让我详细了解情况，校长上山大峻教授专门请研究写本文献的专家、也是该项目的

负责人之一石塚晴通教授陪同，并请来他的学生——一位中国留学生作我们的翻译。 

龙谷大学隶属西本愿寺，1910 年至 1914 年，第 22 代宗主大谷光瑞，组织探险队第三

次探险，范围大体在新疆甘肃等地，收集了不少敦煌吐鲁番文书，其中许多现在就收藏在该

校图书馆。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“新”字号中的前 620 卷，就属于大谷探险队原

收集品。这批藏品的来历经过，《敦煌学大辞典》和《中国所“大谷收集品”概况》一书中

已经介绍得清楚。 

该校由于收集有大量敦煌吐鲁番遗书，故就这方面的研究，该校在日本高校中首屈一指，

力量颇强。近年以来，在研究的过程中，他们和有关研究人员合作，比如聘请北海道大学大

学院教授石塚晴通先生一起，研究利用高科技仪器，检测有关文物的纸张特性，纸张成分。

他们希望利用科技手段建立一套检验纸张相关问题的标准。 

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的人都知道，敦煌吐鲁番遗书的真伪鉴别特别不容易，其间有民国

年间伪卷混入的问题，有因为历史年代悠久，地域跨度大难以分辨时代的问题，加之抄写人

员众多，无名者尤多，故鉴定的问题颇为繁重。 

为了将人力难以做到的分析工作简化，加快研究，龙谷大学将自动分析仪器引入这种分

析工作中来。在他们的研究室，有关纸的研究，基本上已经形成一套程序。 

首先是造纸。他们的实验中，有抄纸这样一道工序。从中国进口一部分手工纸，然后打

碎，重新制成纸浆。他们再用中国传统材料，比如竹篾、芨芨草等，编织成小型纸帘，做抄

纸工序的实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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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步，对纸张性能的实验、检测。抄造好的纸张，在什么情况下，会起什么样的变化，

纸质衰变的状况如何，都是研究对象。据研究，纸张在自然状态下的变化，可以利用人工环

境模仿。他们利用紫外线照射，可以达到使纸张衰变的目的。这台设备初看就像一台冰箱，

但是箱体的门上，都是紫外线发射管。这个实验的目的，是通过数据的积累，比较什么样状

况下的纸张大概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。这对分析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年代具有重要意义。 

另外，对中国传统纸张成分的分析，也得到仪器的帮助。在他们的介绍中，这部分占有

重要位置，也是他们比较重视的实验之一。实验中，将检测的纸张或纸屑（哪怕只是一点点

残渣）放在仪器内，将探头对准纸张，然后在电脑中校准，再点击电脑内的工具条就可以作

不同的检测。比如分析纸张的成分，是麻类还是皮类，仪器可以告诉你。 

中国古代的纸张在加工的时候，都有一道工序，叫做“涂布”。材料是类似黏土或带有

石灰一类的土，把这种材料涂在新纸上，经过砑光，原来纸张纤维空隙，可以得到填充，写

字时，不致洇墨，也利于运笔。这些“涂布”成分，人工检测起来颇费时费力。用现在这种

仪器，只要点击鼠标，分析的结果全部可以曲线的方式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，并且什么成

分，其成分的化学元素符号及含量，都标识的清清楚楚。如果要检验写字所用墨的成分，只

要将探头指向纸上的字，就可以自动分析出墨的成分。 

我对这台仪器非常感兴趣，特地问了一下，仪器名称叫“X 线分析显微镜”，日本堀场

制作所生产，约 2700 万日圆。 

敦煌吐鲁番遗书纸张的分析，从宏观上来讲，研究者可以利用带有年代题款的资料进行

比较，做这样的工作，研究人员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，这样作的结果，也是模糊的，

特别是没有题款的经卷，是要有一定宽泛条件的。如果利用有关设备作些微观分析，可靠性

更高。 

此次访日给我的印象是，现在科技手段应用得更多了，水平更高了。也许我们应当给予

密切关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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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都国立博物馆平面图 

 

 

 

纸张性能检测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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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张成分分析仪 

 

实体显微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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